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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颖荣：哈尼族丧葬仪式的伦理意蕴

蒋颖荣

哈尼族丧葬仪式的伦理意蕴
 

蒋颖荣(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
究生)

 

内容摘要：丧葬习俗是哈尼族基于灵魂不灭的观念而产生的一种社会习俗，包含着一套

完整的丧葬仪式和作为祭祀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丧葬舞蹈，蕴含着哈尼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悠

久的历史传统，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展示着民族之魂。哈尼族的丧葬习俗和丧葬舞蹈从哈尼

族的道德生活史、社会伦理关系、对生死的态度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演绎着哈尼族深厚

而丰富的伦理意蕴。

关键词：哈尼族  丧葬仪式  丧葬舞蹈  伦理意蕴

 

灵魂观念是哈尼族宗教信仰的发端和赖以存在的基础，哈尼人认为灵魂是个体一切活动的

生命力、原动力和操纵者，是个体一切行为的主宰；灵魂能够离开形体而独立活动，甚至灵魂

也不会随形体的死亡而随即死亡。人的一切生命过程都是灵魂的某种活动，是灵魂主宰和操纵

的结果。生命的终结和死亡，是灵魂永远地离开了肉体，而不是灵魂的死亡。其灵魂作为一种

异己的存在，既给生者带来庇护和福祉，也能带来惩戒和灾难。因之，哈尼族构建了一套完整

的丧葬礼仪，“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敬爱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

”[①]藉此，“（故）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窕冶；其立粗恶也，不至于脊弃；其立声乐、恬愉

也，不至于流淫、惰慢；其立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身，是礼之中流也。”[②]哈尼族这

套丧葬仪式主要包括：(1) 守护接气，(2) 鸣枪报丧，(3) 入殓盖棺，(4) 向亲友报丧，(5)

奔丧祭奠，( 6)杀牲祭奠，(7) 选择墓址，( 8) 念诵指路经和家谱，(9) 出殡送葬，(10) 入

葬。作为哈尼族丧葬舞蹈主体的棕扇舞[③]是哈尼族特有的一种丧葬舞蹈，一般在停尸守灵期

间或出殡下葬的前一天晚上表演，主要流传于滇东南的绿春县、红河县、元阳县、元江县等

地。据清乾隆《开化通志·风俗· 人种》记载：“窝尼(哈尼) 丧无棺，吊者击锣鼓摆铃，头

插鸡尾跳舞，名曰洗鬼，忽饮忽泣三日，采松为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挥扇环歌，拊掌

踏足，以钲鼓芦笙为导。”[④]由此可见，丧葬仪式、丧葬舞蹈在明、清时期就已存在于哈尼

族丧葬习俗活动中。丧葬仪式和丧葬舞蹈被当作传承民族文化、追忆民族历史和家族历史、祭

奠和缅怀死者、表达悲喜之情的主要形式贯穿在整个丧葬过程中，其本身蕴含着哈尼族丰富的

民族精神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展示着民族之魂，从哈尼族的道德生

活史、社会伦理关系、对生死的态度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演绎着哈尼族深厚而丰富的伦

理意蕴。

 

一、回溯哈尼族的道德生活史

 



在灵魂不灭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下，哈尼族形成了一整套有自身特色的丧葬仪式，“通过仪

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为统一世界，而它们构成了

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⑤]因为“一切知识都必须储存在活着的一代人所知的故事和仪式之

中。储存和传递的知识可以分为关于自然的信息和关于社会的信息两类，而在形式上则又有用

语言表达的信息和用行动表达的信息。”[⑥]丧葬仪式过程中贝玛的祭词、应到场者的娱乐性

和竞技性歌舞比赛，既有语言，也包含行动，把现存的世界和民族记忆中想象的世界转变成一

个统一的世界，真实地再现哈尼人民苦难而漫长的迁徙史。

哈尼族的祖先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远离了其发祥之地努玛阿美，经过多次迁徙到达现

在所居住的哀牢山区，但对故土的思念和对祖先的感情以及祈望死去祖先的灵魂庇护的功利心

理，使得他们非常重视本族的谱系，重视祖先灵魂能够平安“回归”故里。因而在哈尼族的丧

葬仪式中, 产生了一套由贝玛追叙族史、为死者送魂、指路的仪式。“畜死要人帮，人死要贝

玛帮。……发送死者到阴间，官人贝玛不能少，来到死者家，不能往回走，出了纠纷难断案；

贝玛要是转回去，鬼来敲门怎么办？官人坐镇贝玛祭祀，保佑这家人，庄稼长得好，粮食堆满

仓；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牲畜养得壮，禽畜关满厩。……”[⑦]贝玛来到死者家便开始念一段

祭词“贝玛约伴”，呼唤所有的贝玛支持自己，借以获得精神力量。之后，便开始祭祀活动，

在整个祭祀过程中贝玛要念“口功”——背诵家谱，历数死者活着时候的功德；从万物的诞生

与衰亡开始到为死者叫魂、为死者寻找祖先的足迹并指路、请祖收庄稼、重建家园。

哈尼族有一套父子连名形式传承的谱系，在丧葬仪式中，贝玛在盖棺、杀牛、给死者叫魂

的时候叙家谱，从最古老的一代祖先开始逐步往下叙，一直到死者本人为止，一方面让死者的

灵魂熟知自家的谱系，并请它沿着这个谱系的链条去寻找自己的归宿，与历代逝去的祖先生活

在一起；另一方面，唤起生者对死者过去事象的回忆，对发生在家庭中的故事的回忆，对与死

者生前共居而产生的共同生活经验的回忆。这些建立在血缘婚姻基础上的回忆无疑就是事实上

的“文化亲亲性”（cultural nepotism），因而能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增强家族的团结进而增

进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丧葬仪式中贝玛要给死者指明道路，其祭词“寻找祖先的足迹”说

到：“哈尼人诞生在努玛阿美，努玛阿美是最先建寨处，是最初栽下寨神树的地方。从前哈尼

祖先住在哪里？哈尼族先睡在何方？哈尼族先住在许余哈尼的领地，睡在拉煞哈尼的土地上。

许余哈尼的领地像猪肉一样肥，生活在拉煞哈尼土地上，像吃豆豉蘸水一样有味。”[⑧]从哈

尼祖先在努玛阿美这块“乐土”上生活开始，贝玛详尽地描述了哈尼族的迁徙：由于资源的枯

绝，由于外族的入侵，哈尼人不得不一次次放弃故土，艰苦迁徙——从努玛阿美到色厄作娘，

再到谷哈密查，经那妥、石七，南渡红河，进入哀牢山区，来到现在的居住地兴建家园。念诵

指路经，一方面让死者的灵魂知道自己祖先的由来，让它在“贝玛”的指导和带领下，沿着历代

先辈迁徙的道路返归故土，回到民族发祥地，找到自己的归宿，在哈尼族的发祥之地——人们

向往的乐土幸福安康地生活，保佑子子孙孙、村村寨寨；另一方面也让生者重温并强化民族发

生发展的历史这一“集体记忆”，在想象中回溯民族的迁徙，感动着祖先迁徙的艰辛，体验作

为“共同过去”的迁徙过程中集体受难的经验，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使“我族”的概念更加

清晰，“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为死者守灵的丧葬仪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奔丧者通宵达旦地跳丧葬舞蹈。以棕扇

舞为主体的丧葬舞蹈，包括棕扇舞、铅球舞、双节棍舞、弯刀舞、叉叉舞等，一方面取悦死

者，让死者高兴地离开生活了许久的地方回到故土去，另一方面为死者的灵魂开道送行，让其



顺利地回到祖先居住的“乐土”。舞蹈中用的弯刀、叉叉、双节棍等，是哈尼族英雄祖先在迁

徙路途中、在哈尼族悠久的耕作历史中必不可少的战争武器和生产劳作工具。它们的使用，伴

随着锣声鼓点的深远浑厚，展演了哈尼人民柔中带刚的模仿祖先抵抗外族入侵时作战的动作、

模仿祖先生产劳作的动作，表达了刹那间和祖先交融的感觉，宣泄了为共同的历史记忆所唤起

的原始情绪，向人们展示了漫长的、充满艰难困苦的迁徙岁月、绵延不绝的生存和发展岁月，

把人们引向共同的道德生活历史记忆中，表达了哈尼族坚韧执着的民族精神。

“绵延的社群史通过‘同质、空无的时间’,呈现为一部伸向无限久远的过去和未来的历

史。利用文化构建过去的历史, 能够有效地培养集体认同, 也使社群的想象成为历史主题。

”[⑨]在哈尼族丧葬仪式的时空中，丧葬舞蹈舞通过人们队战争、生产生活场景模仿的身体实

践呈现、传达和维持着哈尼族道德生活的历史记忆，强化了民族认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二、表达哈尼族的社会伦理关系

 

丧葬舞蹈作为一种丧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话语性的身体实践，是社会化的、群

体认可且可重复的行为和活动，任何的社会关系都要在其中扮演各自的角色，通过这样的角色

扮演，扩展着社会化的伦理关系，维护着家庭、家族、村社的伦理秩序，因此，在表演丧葬舞

蹈时，被认为“应该到场的角色”都不能缺席，显示了哈尼族对社会伦理关系的关怀和重视。

丧葬活动是哈尼族地方的一种全民性活动，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邻里乡亲都参与其

中：“慈祥的老人呀，/所有的亲戚你叫来，/所有的朋友你请来，/同族的老少你喊来。/阿妈

的亲戚来了，/阿爸的家门来了，/三代的舅爷来了，/两代的舅舅来了，/亲亲的姑妈来

了，/姐妹拿着祭品来了，/隔壁的邻居来了，/喷香的糯米饭已献上，/三代的老舅要把碗砸

了。/最后一个晚上了，/大家一起聚拢来，/跳舞跳到鸡打盹，/唱歌唱到天破晓。/明日东方

出太阳，/不动的石头要用棍子撬，/不动的木头要用绳子拴，/帝孟要到山野里，/要进梁王坟

墓中。”[⑩]

舅舅是哈尼族丧葬仪式中最引人注目也最为重要的角色，奔丧、娱尸（跳舞）、钉棺、开

丧等程序必须有舅舅的参与。“舅舅一来到的话，我们就摆桌子了。舅舅不来到的话，桌子不

能摆。一般来说，我们把大小一样的五张桌子摆成花儿盛开的样子，虽然老人已经死了，但是

生活还是一样的在继续，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像花儿一样幸福开放。”[11]，丧葬中通过

对“舅权”的强调从而达到维护家庭伦理关系和家族伦理秩序的目的。

“天上雷公大，地下舅公大”的哈尼俗语是对哈尼族舅权(avunculate)文化的表达。“舅

权”也就是舅父统治权，是哈尼族文化中一种重要的文化，也是哈尼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极

为特殊的“权力制度”。 “舅权千百年来之所以得以延续，最重要的是舅权有着非其他体制所

具有的特殊功能；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每一个器官组织之所以能成为该机体的生命表现部

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乃是因为每个器官、组织都各自有着其他器官、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功能。”[12]在哈尼族社会中舅权具有很强约束力。哈尼族认为“人的一生有三次新”都离不了

舅舅的到场，“三次新”指的是婴儿的取名仪式“认舅舅”、成年人的结婚仪式和死亡者的丧

葬仪式。就死者个人而言,丧葬仪式作为一种过渡仪式，并不是生命的最后终结，而是另一个

生命历程的开始，它标志着一个人走完了人间生命的全部历程，告别人世间一切的人和事，回

归到自然中，回归到祖先居住的“乐土”。对于生者，最为重要的就是为死者举行隆重的丧



礼，这既是死者生前遗愿的仪式表达，也是生者（死者的后人）对死者孝心的仪式表达，更是

生死者之间感情的仪式表达以及为生者、死者祈福的仪式表达。哈尼族老人病亡时，家人必须

立即鸣响土炮（现在以燃放鞭炮代替），之后首先到舅舅家报丧。到舅舅家报丧后，再按亲戚

关系的亲疏远近依次报丧。接到报丧的亲友在出殡前一天晚上集中到死者家里进行拜祭,称之

为“嘎扣最”即“奔丧”。家里的老人去世了，不仅是家里的大事，也是整个村子的大事，整

个村子的人们都要出动，给死者家送来米、布等物品，到死者家守灵，通过彻夜歌舞的方

式“以娱治丧”。

出殡前，人们围着棺柩跳起棕扇舞，死者的舅舅一辈的亲人走到灵柩前，准备送死者出

门。通常而言，哈尼族认为，死者的灵魂只有在舅舅的安抚之下才能安息，因此可以说舅舅是

护送死者亡魂的使者，开丧前舅舅要祝愿死者的灵魂顺利回到大自然，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

让死去的灵魂象在世间一样永远过着幸福、宁静的生活；同时舅舅也必须为生者请求祖先的保

佑，“死去的老人呀/保佑你的子孙好吃又好在/走路步子稳当/干活手杆不酸/姜块一样芽眼

多/韭菜一样割了又发芽/笋子一样节节高/竹梢一样出墙来”[13]

到寨门口，送行的人们要停下来，亲戚朋友就不再往前走了。等送到选定的地方、挖土

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人们还要再次跳棕扇舞，祈望死者的灵魂把不好的东西带走，不要留给活

着的人，让活着的人能够平安。

整个丧葬活动一方面显示出舅舅至尊的地位，表明舅舅是娘家最权威的代表，强调了他与

娘家血缘上的一脉相承，进而也表征了他与死者在利益上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作为男性，

舅舅的一切条件又符合男性主导的父系社会的社会伦理规范。由此可见，“舅权”在哈尼族个

人的人生轨迹中，在族群关系中都占据着十分突出的位置，对维护乡土社会的伦理关系和有序

运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丧葬舞蹈的棕扇舞在维护乡土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的同时，也表达了哈尼人对英雄祖

先的尊敬和感恩。“尊敬老人的规矩是什么？是十样最好的礼节；十样最好的礼节里面，最大

的礼节是给老人发丧……”[14] “老人死，老人不伤心，伤心的是儿孙；老人死，老人不受

苦，受苦的是后人。老人死去了，后人来发丧，发过三天大丧，牢记老人的恩情。”[15]盖棺

后, 死者的后代向遗体叩头、戴孝。哈尼族很讲究辈分, 即不同的辈分戴不同的孝, 但同辈的

人不戴孝。戴孝后哭唱挽歌。哈尼族的挽歌多由女子（死者的儿媳、孙媳以及同宗的众女子）

哭唱或者请“威玛”（哭娘）哭唱，主要表达子女对死去老人的尊敬，诉说老人养育之恩或难

分难舍的心情。《哈尼族古歌》讲到，远古时候一位叫“奥玛妥”的先祖母要将棕扇舞教给中

老年妇女，但未教完先祖母就升天了。先祖母的拐杖插在村头，长成了参天大树。人们把它看

作先祖母的化身，每年农历二月属牛或属虎日，全村妇女都去“神树”下悼念先祖母，同时跳

起棕扇舞。因之，棕扇舞就是为感谢和悼念先祖母而踏足起舞的，表达哈尼人对英雄祖先深厚

的敬仰和感恩情结；也因之，棕扇舞成为了丧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传承哈尼族传统

伦理道德的“课堂”。哈尼族对英雄祖先敬仰和感恩的情节通过到场者的参与，通过他们的身

体实践得到了认知、认同，并演绎到现实生活并根植于哈尼文化之中，成为哈尼文化的瑰宝，

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和各种节日、宗教仪式里，例如：祭祀寨神的长街宴上对沟通神人关系保佑

村寨平安、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的咪谷和贝玛的感激，对长者的尊敬……。

哈尼族以丧葬舞蹈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节日或宗教仪式，传达着哈尼族协调人与人之间伦

理关系、维护本民族伦理秩序的文化方式。无论是支配丧葬舞蹈的“舅权”伦理还是丧葬舞蹈



中对祖先的敬仰和感恩，都是哈尼人对于本民族所认同的伦理关系、伦理秩序以及道德观念的

传承和发扬。

 

三、共历哈尼族的生命伦理体验

 

哈尼族传统丧葬习俗在明清时期被称为“娱尸”或“娱死”, 意即取悦死者,“丧事当作

喜事办”。“虽然死亡结束了社会现有成员的生涯，但各个原始社会，却并不认为死亡完全割

断了一个人同家人或亲属的联系，几乎所有这些民族都相信死后某种生命的存在，结果丧葬仪

式也就成了另一种过渡仪式。”[16]丧事，从本质上说是人一生中必须经历的一种“通过仪

式”。在哈尼人的伦理文化传统中，为了不让死者的灵魂寂寞地进入另一个世界，不让死者的

灵魂孤独地回到祖先居住的美丽和谐的乐土，家人通常倾其家产，集其亲朋，歌之舞之，在欢

快的气氛中寄托哀思、抚慰亡灵、祈求日后的风调雨顺以及人畜平安。通过“娱尸娱

人”的“身体实践”——棕扇舞的展演，哈尼人表达了他们独特的对于生命的关怀：向死而

生、乐观豁达。

“以前老人死了的时候都跳棕扇舞。跳舞把全村的人集中起来更热闹，制造一种热闹的

气氛，主要是不想让他静静地、清清静静地走，把村子里的人、本家的亲戚集中在一起守灵。

守灵的时间有长有短，3天、5天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个时间是贝玛算出来的。跳棕扇舞为死去

的老人送行，把他送到祖先那里去，要他保佑活着的人；冲淡死去亲人的悲伤，用高兴的方式

祝愿活着的人一切好起来；告诉死去的人我们一样好好活着，人也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减少

的。让老人看到我们这样热闹的场面之后安心地、高兴地离开我们。我们哈尼族痛苦也要跳，

把痛苦用欢乐的方式表示。”[17]

“老人死了要请亲戚朋友来，每家至少来一个人。奔丧的队伍来到死者家门口，都要放

鞭炮，吹响唢呐。舅舅一到就开始摆桌子，把桌子摆成花儿盛开的样子，希望我们的生活相花

儿那样美好。等奔丧的人们都到齐了，就开始吃饭欢乐。饭后大家都要在放置棺材的屋子里围

着棺材跳舞。场面越热烈，说明死者的声望越高。大家很快乐。”[18]

哈尼人认为，人都是要死的，死亡是一个自然的流程，人是从大地母亲的怀抱中来到世上

的，死了依然要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去。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回去了”、“准备回去

了”、“跟回去了”，是去和已逝的先辈、亲朋团聚在一起生活。哈尼族的挽歌《米刹威》里

讲到：“太阳有落山之时，太阳落山天昏黑，太阳落山白天死去；大地有死的时候，山崩岩塌

大地死；大树有死的时候，大树一倒树就死。”“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啊，活着的时候是高高兴

兴，死了也要愉愉快快，生时不曾忧伤，死了也别悲哀。”在哈尼人看来，人死后灵魂就和肉

体分离了，但灵魂是不会死的，所以生者一定要让死者的灵魂高兴、愉悦，这样死者的灵魂就

会保佑生者的安宁；哈尼人还认为，在他们生活的世界中人总是死得多、生得更多。因此，人

死虽然叫人惋惜悲哀，但值得庆幸的是，会有更多的新生命诞生。哈尼族的祭词说: “大树死

了一棵, 许多小树长出来；世间的老人死了一个，留下一大群子孙。”

这种对死亡的认知是哈尼人对生命终极状态的关怀，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的

豁达的生死观。在海德格尔看来，死亡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此在” 刚一存在就承担起

来的方式，始终伴随着“此在”的存在过程。死同生一样，在“此在”的生存中显现出自身的

存在性，死亡不可避免。那么，作为本真的存在就应该直面死亡、承受死亡，这才是生命存在



的本真状态，才是生命所应该的“诗意地栖息”的存在状态。哈尼人对待死亡的伦理态度，展

示了他们乐观向上的积极的生命伦理观。让死者愉悦的丧葬舞蹈，是生者与死者关于生命

的“对话”，既是对死者的祭奠，也是对生者的道德激励。

 

四、习得哈尼族的生态伦理关怀

 

在哈尼族看来，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灵魂的，由此形成了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等地方性

宗教形态。因之，他们认为，生活中最美丽的东西源于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自然界，源于他们的

生活。在哈尼族的舞蹈中，绝大多数都是源于自然、赞美自然；源于生活、歌颂生活。

扭身起伏、摆臀送胯、扇子翻飞是棕扇舞最大的特点。棕扇舞的特定动作不多，传统的跳

法有单腿（跳跃、曲伸、颠动）和双腿（跳、跪、蹲）两种；手法通常有抱扇、绕扇、甩扇、

抖扇几种。棕扇舞律动刚柔相济、富于弹性，起讫错落有致、姿态古朴自然。作为丧葬舞蹈

的棕扇舞从棕榈叶作为扇子的使用到每一个动作的编排，无不源于自然，道具取之于自然，舞

蹈动作模仿心中吉祥的白鹇，是哈尼族人与自然一体的现实写照。在哈尼族看来，他们现在所

居住的山清水秀的地方，是吉祥的白鹇鸟带着他们找到的：“白鹇是吉祥的鸟/白鹇是哈尼的

伴/白鹇喜欢的地方哈尼也喜欢/白鹇的家乡也是哈尼的家乡”[19]；他们渴望在大自然中自由

自在地生活的向往是白鹇鸟赋予的；给他们带来自娱自乐之欢快的是白鹇鸟。而在有关于棕扇

舞的起源中，《哈尼族古歌》里也讲到：“老林里的白鹇听见哈尼的哭声，/轻轻飞歇在蘑菇

房上，/白鹇一口一口把脓水吸干，/又把唾沫涂在阿妈身上。/……/三天过去，/阿妈跟不病

时候一样。/救命的白鹇不再来了，/哈尼把白鹇记在心上，/白鹇轻轻走路的样子，/白鹇好看

的姿式，/留在后人跳乐的扇舞里，/扇舞跳过十代百代，/扇舞变过十代百代，/对白鹇的真情

不变；/哈尼传代的白鹇舞呵，/一直跳到了今天。”人们就以棕扇寓意白鹇鸟的双翼、模仿白

鹇鸟的步态举止和习性跳起了棕扇舞。民间还有这样的传说：哈尼族在由诺玛阿美往南迁移

时，有一天走到一座山头上，大家都累了就坐下来休息。这时天空传来一阵悦耳的鸟啼声，众

人抬头看去，天空中也有一群白鹇鸟儿正向南边飞去。有一位老人对大家说：“我们要像鸟一

样自由就好了。”说着，就从路边棕树上摘下两片棕树叶当作鸟的翅膀，学着鸟的动作跳起

来。从此代代相传，就形成了棕扇舞。

在丧葬仪式中，人们手拿棕榈叶，充当能为民族带来吉祥幸福的白鹇鸟羽翼，模拟白鹇鸟

在树下嬉戏、漫步、四处窥探等自然形态。舞者时而挺身直立，双手握扇来回翻转，似白鹇鸟

展翅飞翔；时而下蹲起舞，舞者双目对视，双手随着节奏前后摆动，像白鹇鸟自由嬉戏；时而

大家围着中心转动，合在一起的棕扇像花儿绽放；时而他们呈半蹲得姿势，前后送摆臀送胯，

轻盈中隐含着性的特征。舞蹈到达高潮时，一位舞者[20]嘴里用牙齿咬着桌子的一角，把桌子

抬起来，并且依照一定的线路随着音乐迈着婀娜的舞步跳了起来，手里舞动着棕扇，其余舞者

手握棕扇紧随其后。待舞者把咬着的桌子摆放在地上的时候，一对青年男女轻盈舞蹈着上了桌

子，在桌子上起伏舞蹈，舞姿仍然十分优美、舒展大方，似白娴鸟昂首展望远方，似白娴鸟引

吭高歌，似白娴鸟幸福耳语、轻声漫步。舞者尽情地跳，整个身心都融入其中，他们用最优美

的舞蹈、最高兴的方式把死者送走，给生者展示人融于自然、与自然和谐的场景的同时展示未

来幸福生活的希望。

由此可见，哈尼族从自我的心灵出发，以自身内在要求为主线，将人生的切实需要转化为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从而表达出他们的生态伦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合一的，“与

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21]。

 

余  论

 

哈尼族的丧葬仪式和丧葬舞蹈是展现哈尼族社会生活图景的窗口，它向世人展现了哈尼人

的道德生活演变、社会伦理关系、生命伦理态度和生态伦理观念等诸多伦理文化信息。从道德

教育的方式和当代伦理学的发展视角看，研究哈尼族的丧葬仪式和丧葬舞蹈具有重要的伦理意

义。

哈尼族通过丧葬仪式和丧葬舞蹈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值得借鉴。如何使道德教育收到实

效，是伦理学界和思想政治教育界长期探讨的话题。纯粹的道德灌输不能有效地激励个人的道

德需求，道德教育必须与个人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才能激发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体验道德的意

义，自觉地遵循生活世界中的道德准则。哈尼族的丧葬仪式和丧葬舞蹈，是哈尼人日常生活世

界的重要内容，是哈尼族对后人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在丧葬仪式和丧葬舞蹈中，哈尼族

关于道德生活的历史记忆、对于先人的感恩和生活伦理规则的尊重、关于生命价值和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观念得到了鲜活的展现，并世代相传、互相仿效。这种仪式性的文化活动能够自发

地触动哈尼人的心灵世界，并与哈尼人的日常行为产生道德共鸣。一代代的哈尼人在丧葬仪式

和丧葬舞蹈活动中，强化了哈尼族的认知、认同，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接受着先人留下的道德

遗产习得了有关的道德知识、知晓了日常生活的道德规则，并以此规范着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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